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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Edward（涉及隐私，
人物为化名）是个57岁的“铁丁”
（铁了心做丁克），“很难说从哪个
时刻起决定不生孩子，”“因为一
直不喜欢孩子，所以完全没想过
要生育。此外，我也并不特别为
自己的基因感到自豪，以至于迫
不及待地想让它得到延续。”

10多年前，他遇到后来成为
自己妻子的中国女人。在两人结
婚前他宣布，“我不要孩子。”太太
试图和他理论，但是他觉得对方
给出的生娃理由完全站不住脚。

“如果她的理由足够让我信服，也
许我会考虑改变主意，也许。”

“然而她说，自己想生孩子主
要是为了她的父母，‘他们这个年
纪的老人都在抱外孙，如果他们
没有第三代，就会觉得很失落，也
很丢人’。孩子难道是什么保时
捷跑车，用来满足老人的虚荣心
吗？因此你可以想象，我很坚决
地说了‘不’。”

在网上众多反对丁克的言论
中占主导的一条是：不生孩子是
自私的表现，因为社会的进步离
不开人类的繁衍。“我觉得正相
反，”Edward说，“这个地球的负

担已经很重了，也许多一些我这
种想法的人，对于环境对于气候
的发展反而是好事。”

对他来说，无论一对夫妻是
不是进行生育，他们在老年时遇
到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你是居家
养老还是进养老院？无论哪一个
都需要钱。因此，你需要为老年
做好的准备就是存足够多的钱。

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里，“养
儿防老”四个字是不容争辩的。
但在西方，尤其是德国这样的发
达国家并没有这种说法。“我的父
母最终都是在养老院去世的，而
他们可生了不止一个孩子。”Ed-
ward说，“在一般德国人的思维
里，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老年
负责。如果一个人有办法独立维
系自己的老年生活，却依赖他们
的孩子为自己养老，这是一种很
冒险的做法。”

“比如说，我明明可以每个月
为养老存钱，但我却任性地给自
己买了辆名贵跑车，然后指望依
靠儿女生活。我知道绝大多数中
国老人都不会有这种想法，他们
通常都非常节俭，希望为子女留
下更多的遗产。但在我们国家，

的确会有这样的人——尽管只是
很小一部分。他们太相信孩子能
为自己兜底，最后下场凄惨。”

Edward 在上海生活了 20
年，他注意到“养儿防老”的观念
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我太太的
父母那一辈人，通常都有四个以
上兄弟姐妹。当父母生病或者因
为年纪增长逐渐丧失生活自理能
力的时候，孩子之间可以互相协
同合作，分担照顾老人的责任。”

但是到了他太太这一代，她
成了家里唯一的孩子，而且和父
母并不生活在一个城市。“我很难
想象，当他们将来行动不便的时
候，我太太会回到老家，负担起照
顾他们的责任。”他说，“当然，她
肯定会为他们支付一定的养老院
费用，或者出钱请护理人员上门
照顾。”

“这正在成为新一代中国人
理解中的‘养儿防老’，这个观念
随着时代的不同正在发生有意思
的转变。但是在德国，养老这件
事如同大多数的事情，看不出时
间的流逝带来的不同。大多数人
还是遵循存钱为自己付养老院费
用的原则，这点从未改变过。”

“后悔吗？”“孤独吗？”“老了怎么办？”

初代丁克迈入老年，直面人生三连问

很大一部分观点认为不生育的女性
人生是不完整的。

这让人想到法国女作家西蒙·波伏娃
晚年时的一段采访。因为在青年时代决
定和萨特维持开放式关系，波伏娃终身未
婚且没有生育。

当被问及不曾生育的问题时，她是这
样说的：“……然而，和男人一样，女人生
活的方式有一万种。因为我并不想要孩
子，所以没有经历母性并不会使我残缺。
我们可以发现这观念本身对女性的偏见，
因为没有孩子的男人永远不会说他是残
缺的。如果你想要什么但却没有，你才是
残缺的。但如果你不想要，也没有，那就
不一样了。因为缺乏本身从来不是缺乏，
人总会有无法满足的欲望。”

显然，这段言论已达到了当下年轻人
热衷的网络用词“NEXT LEVEL”（更高
层次）所形容的境界。距离波伏娃发表这
番言论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全世界的丁
克数量也呈现出几何式的上升。

虽然丁克现象的增多不利于个体繁
衍，但不可否认，这确实是社会进步带来
的产物。因为获得了更大程度的独立，女
性如今在婚姻中获得更多话语权，可以和
丈夫一同决定生还是不生。

此外，社会观念正变得更宽容，对于
家庭施加的干涉更少。而随着社会养老
保障体系的健全，子女不再是“防老”的唯
一保障。

在社会的不断前进中，丁克已经从最
初的社会奇观发展成纯属个人的选择。
自己就是一名“铁丁”的上海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吕永林认为，成为丁克最重要的一
步是完成充分的内心准备。

他将内心准备总结为以下四点：
一、要明白孩子给父母带来的最大欢

乐和幸福是什么，同时也就明白了这欢乐
和幸福是否是不可替代的。

二、要明白我们人生目的/生活方式
和他人评价之间的关系。

三、一定要想办法弄清楚，这辈子你
到底要什么，什么是你最根本的欲望。

四、无论如何，要决心创造属于自己
的、新的日常生态和生命天地，建立自己
新的精神地图。以此来奔赴当下和未来，
应对一切不明事理的反对和阻挠。

（新闻晨报）

一名视频博主采访了自己“奔六”的舅舅和舅妈，他们属于国内
最初几批丁克家庭之一。如今面对“选择丁克是否后悔”的灵魂拷
问，舅妈声称“不后悔，这是正确选择”；而舅舅却劝诫准备做丁克的
年轻人：“该结婚就结婚，该要孩子还得要！”

丁克，英语DINK（Dual Income No Kids缩写）的译音，亦即双
重收入，没有小孩。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提出，丁克的社会学正
规术语就是“自愿不育”，重点在于“自愿”。

这一概念于上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后，逐渐发生了本土化转
变。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在2021年时已有逾60万丁克家庭，而
2022年丁克人口进一步增长，已占到总人口约14%。那些在三四十
年前选择不生育的初代丁克，如今都已迈入老年。

事实上无论年龄，所有关于丁克的讨论都绕不过这几个核心问
题：“后悔吗？”“孤独吗？”以及“老了怎么办？”

（视觉中国）

一对夫妻是否生育，最终也
许只是一个骨灰盒的区别。

对于一般生育子女的夫妻而
言，最常见的情况是在一方撒手
人寰后，TA的骨灰盒会先被取回
家，然后在冬至或者清明，剩下的
一方在孩子的陪同下前往墓地将
骨灰落葬。或者进行近年来流行
的海葬或林葬，无论采取哪种方
式，可以保证逝者的骨灰得到妥
善处置。

但是，对于丁克夫妇，尤其是
进入人生暮年的丁克夫妇而言，
一切未必会有顺理成章的结果。
网友“籽石榴”的叔父是北京人，
现已年过八旬。年轻时在异地邂
逅爱情，留在了当地。无儿无女
相濡以沫过了大半辈子，前不久
老伴去世。举行完追悼会，面对

被装进了骨灰盒的太太，尚未走
出丧偶之恸的他更感悲从中来
——

因为没有子女，也没有找到
意定监护人，亲戚关系又早已疏
离，自己死后很可能将无人扫墓
也不会再有人续费，因此是否必
须购买墓地成了一个问题；此外，
由于尚未考虑好有一天是否回京
落叶归根，所以即使购买墓地也无
法确定买在哪座城市，以及是否要
把太太的骨灰带回北京和自己合
葬。考虑到太太的亲人都在当地，
是不是应该给他们留一半骨灰？
老人无奈之下作出决定：先将骨灰
盒放在火葬场保存一年，等自己安
定下来以后再做决定。

所谓的“安定下来”，指的是
解决接下去在哪里度过残年的问

题。他所在的城市社区养老机制
相对落后，也就是说街道和居委
都无力承担照看一名独居老人的
责任。而考虑到高龄老人独居的
危险性，“籽石榴”的叔父自己也
倾向于入住养老院。

然而一名单身老人连入住养
老院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因为没有法定监护人。“籽石
榴”介绍，老人找过意定监护人，
但他心目中的理想人选不愿意承
担这一角色。最后，“籽石榴”和
养老院商量由自己暂时担任远程
监护人，但需要多缴纳5000元应
急押金。

老人的晚年景况也让“籽石
榴”感叹：“人生无非就是用不同
路径走向同一个终点的过程，永
远是独自来，又一个人走。”

80+丁克，已丧偶
老伴的骨灰盒还在火葬场放着

50+丁克，异国婚姻中
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发生有趣的转变

想要什么却没有
才是残缺


